另一種開端～與跨文化家庭共同學習   
                                                  ◎吳銀玉

她把一張寫滿印尼文的紙推到我眼前，
一群人擠在我身旁不斷的催促著「妳看呀、快點看呀！看得懂嗎？」，剎那間，從那張滿佈著我看不懂的文字、以及身旁帶著各國腔調的催促話語中，我突然體會到一個人硬生生被擺到另一個陌生國度的感受，慌亂、恐懼、不確定、擔心、不安…

緣起

台灣社會進入一九八0之後，隨著政治、外交及經濟的南向和西進政策，中小企業赴大陸暨東南亞投資設廠日漸增多，國人往返東南亞之間也日漸頻繁，文化益趨開放和多元，跨國婚姻在台灣社會已成為婚姻的另一種型態。多元族群的母親帶著豐盈的青春年華悄悄地來到了我們的土地，蔓延在山之巔水之湄的鄉里，成為台灣媳婦、許多孩子的母親，她們就生活在我們的周遭。

她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一同遊戲、成長，未來可能成為我們的媳婦、女婿家人姻親；乃至事業伙伴、朋友或鄰居…。

與跨文化家庭共學，儼然成為多元社會的一個趨勢，或說是另一種開端，光寶文教基金會於九十二年十月下旬，在中壢市興國國小舉辦「認識多元族群母親」的志工培訓課，做為開啟共學之門，未來將凝聚更多的共識力量，期在「歧異而統整、多元而相倚」的社會體系中，透過社區、學校的親、師、生協同合作，藉以維護多元文化的價值，創造一個多元、和諧、開放而統整的社會。

生命中的族群關係記憶

    多元族群構成的社會，往往因某些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存有偏差的族群關係，成為多元社會的障礙並影響到社會和諧發展。不良的族群關係主要包括「偏見」和「歧視」（譚光鼎 空大， 民90）。所謂偏見（prejudice），是一種學習而來的信念和價值，這些概念導致個人對特定團體成員產生一種偏見，通常是以一種刻板印象為基礎，對他人評以負面觀點的態度（Cashmore，1994）。例如，早期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之刻板印象即是最好例證。

    從小不曾質疑我的種族，因為這是一個以漢人為優勢的社會，身為一個漢人，是不必體會被歧視被質疑，以及自我認同的問題！但是在國外工作的日子，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被歧視（discrimination），因為我的膚色，在某些人眼中，我是有色人種（colored），我見識到一個人的眼神，可以如此不屑，我的膚色有錯誤嗎？顏色的意義可以斷定什麼嗎？在他們心中，或許因為膚色浮現許多負面的想法！這些記憶生命歷程中，最不願意回想的一段，因著這些不尊重的對待方式！

    這個社會，用太多身份標記去看待人的角色，漢人、客家人、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外籍新娘、外勞，不同的身份，便被賦予不同的意涵，這麼多的區隔，除了窄化彼此的包容性之外，意義究竟在那裡？選舉的季節，所有族群的傷口再次被挑開，灑上一層鹽巴，選舉過後，整個社會再重頭療傷，週而復始，不知道這片土地的人民，在這些粗暴的對待下，學到了什麼？還是只能無力的接受，而更多的擔心是，這些孩子從大人的世界又學到了什麼？怎麼告訴孩子，人生而平等，以及愛眾生的道理？我深深嘆息！

    從小就接觸到原住民也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常常在哪些五官鮮明的臉孔背後，看到更多的是無奈與無力感，那些豐富的文化意涵與傳承，為什麼成為原住民朋友難以承受的包袱，身為原住民，卻必須承擔許多污名，甚至刻意隱瞞自己的身份？難道這該是他們所應該承擔的原罪嗎？而身為一個漢人，我可以做些什麼呢？而更深的體悟卻是，怎麼可以用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去思考族群背後的文化意涵，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性，原本就應該被尊重與包容，而不是同化或是瓦解，當我們不夠了解原住民時，如何去評斷那些行為背後的意義？以及不同民族看待事情的不同觀點。

   而今我們又用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替外籍與大陸配偶貼上「外來者」、「社經弱勢」等標籤，偏頗的心態又讓歧視延伸到第二代。雖說台灣是個十足的移民社會，但平等接受新移民卻需要更多的同理心，並真心相信他們亦有貢獻台灣的能力（林照真 中國時報，2004  01  27）。

   因此，「與跨文化家庭共學」是一個以「人」為本位的全人學習關懷照顧的社區工作。我們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外籍媽媽們交流學習，期盼藉由社區認輔的工作經驗，在社區和校園之間搭起一道友誼的橋樑。而以校園為基地的學習環境，學習時間可伴隨孩子的腳步，甚至一起放寒暑假。更有意義的是，一個孩子起碼小學六年在一個學校，在一個社區，若有兩個或以上的小孩，志工投入服務的時間可能佔據生命週期的一大部分，生命的學習可以在社區真正生根。

共學的開端

光寶社區兒童認輔工作，此時有了延展，未來的走向，將從跨族群文化與人文采風，作為志工認識多元族群文化的開始，另外將以工作者的婚姻關係、工作者的性別經驗等做為種子志工培訓的計畫，期盼藉由社區的在地性、在地服務，走入她們的生活經驗，傾聽外籍配偶教養子女所交織的世界，並且相互扶持、彼此互助互惠。

由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的角度切入，期能融入社區、學校，有效的與人際溝通，建立信心和悅納他人。由台灣社會的角度而言，期能因了解而尊重、而敞開胸懷真誠接納。由此開始，光寶文教基金會將致力如下工作：

＊父母效能活力營：

    研究發現在子女入學後外籍母親的生活界域變大，必須走出家門面對許多人，生活作息也因孩子的入學有所改變，又因語言文字的關係，有時候無法在課業上給孩子協助。因此，提供親師或有困難的外籍配偶父母親子教養的相關成長團體或諮詢服務及相關社會福利資源、生活機能資源，強化對各項正式資源的認識與運用，以確實協助到有需要的家庭和兒童。

＊中文班：

針對有家累例如：有幼兒需要照顧者而無法上夜補校識字班，而日間可以進修學習的外籍配偶，由當地學校或教會提供場地，由培訓合格的認輔志工，提供初階和進階國語識字班，另部分志工提供臨時托育照顧（上課時間可將幼童帶來，以解決外籍配偶幼童無人照顧之困難），以提昇外籍配偶知能為依歸，增進母親自信，與孩子共同學習成長，有效協助到自己的子女及更好的生活品質。

＊增能營：

      針對學習有困難而家長又不克參與的外籍配偶學齡期學生，與學校合作在晨光和午休時間由學校認輔志工提供補救教學，以彌補家庭功能之不足。

＊多元文化EQ營：

    針對行為困擾、人際關係困難之外籍配偶學生，帶領小型團體輔導或個別關懷、陪伴、照顧，運用下課、午休、放學等時間，每週至少以兩次為原則，透過活動的演練，讓學生學會適切的表達情緒和自我，進而找到問題解決的能力和方法，提昇自我價值、增強學生自信和自我肯定的能力。

＊『跨文化家庭』校園聯誼會

    透過「跨文化家庭」校園聯誼會的舉辦，鼓勵更多的外籍配偶走出家庭，參與社區與學校之活動，藉由組織凝聚社會力，彼此互相照顧分享資源，形成互助互惠的支持性團體，融入台灣社會。

光明願景

為了光寶認輔工作領域的擴展，近一年來，我不斷參加許多相關活動，有機緣和一群群不同國籍的媽媽們相聚，也在那樣的機會中，有了一段感同身受的特別機遇：那天我請一位印籍媽媽教我認識印尼文字，她把一張寫滿印尼文的紙推到我眼前，一群人擠在我身旁不斷的催促著「妳看呀、快點看呀！看得懂嗎？」，剎那間，從那張滿佈著我看不懂的文字、以及身旁帶著各國腔調的催促話語中，我突然體會到一個人硬生生被擺到另一個陌生國度的感受，慌亂、恐懼、不確定、擔心、不安…。

「多元」是人類社會的特質之一，亦是自然界的普遍現象。生物物種繁多，爭奇鬥艷；人類族群複雜，南轅北轍；物種和文化關係雖然多元而繽紛，但大致維持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異中有序，互為依存。走過九二一大地震、桃芝風災、SARS的陰影，再到禽流感的肆虐，讓我們深刻的感受到「所有人都是相互依靠；你的生活與你鄰人的想法都是息息相關的」。當我們看到多元族群的母親正用她豐盈的生命力，在經營他們的家庭，為台灣這塊土地的兒女努力打拼時，我們亦滿懷感動和感謝。

與跨文化家庭共同學習的願景是：建構一個民主開放的學習環境，讓不同的

聲音都能夠呈現，亦即公平而多元的環境，使多元族群、觀點都能夠受到包容、欣賞和尊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更能體認自我價值感、肯定自我文化、經驗學習成功的機會，產生改造社會的能力。

『人性中最值得讚賞的就是，我們能在遭逢困難時，活得更好。沒有吃過苦，

不會有堅忍不拔的毅力。沒有經過災難，就不會有勇氣的來源，沒有遭遇麻煩，也不會有成功的人生。』，以此做為與跨文化家庭共學共勉的開端。

(作者為光寶兒童認輔團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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